
一个辣椒让你看到辣。 一
群辣椒拥在一起， 让你看到的
就是红。 圆润的身子细细的尖
儿，红得反光。 旁边是粗大的白
萝卜。 一个萝卜让你看到脆，一
群萝卜就让你看到白。

空心菜，一根叠一根。 像一
群绿色的瘦高的孩子做游戏，
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 很厚的
一摞。每棵菜都有了生命。是拥
挤赋予了它们生命， 就像大海
让每一滴水拥有了生命。 生姜
如伸开的手掌。 五个粗短的手
指头。 或者三个、四个。 一百多
只手掌装在笸箩里一齐伸开，
坚决不收回。 从旁经过，感觉手
掌们随时蹦起抽你一下。

蔬菜们渐次醒来。
有的改了名字。 茄子叫茄

瓜，黄瓜叫青瓜，青椒叫圆椒，
翠花叫雷迪嘎嘎。 有的突然变
异，惊艳了闲逛者的眼睛。 巨
大的芒果，半个篮球一样。 巨
大的玉米， 是普通玉米的两
倍。 小巧的柿子，手指肚般。 个
个都不肯和别人一样。 密集之
处，必须名字清新，相貌非凡，
才易脱颖而出。

小时候见到的茄子全部紫
色。 形容一个人受憋时的脸色，
就说像茄子一样。 今日菜市场
已颠覆老旧经验，白色的茄子，
如玉。 青色的茄子，似翠。 摊贩
手拿一个塑料喷壶， 不停地洒
水，浇花一样。 蔬菜叶子和茎块
无处躲藏，闭着眼挨浇。 头上湿
淋淋的。 精神倒是精神了，我担
心喷壶是魔术师手里的道具，
再喷一会儿，白色变成绿色。

我还看到了相聚。
一个地瓜和一捆韭菜，一

辈子不得见面。 把它们种在同
一块土地， 也只能近在咫尺地
互相观望， 伸出手去抚摸一下
对方都不可能。 若讨厌对方，想

啐对方一口唾沫更不可能。 土
地养大了它们， 却让它们永不
接触。 监狱里一个一个插满木
栅的囚笼。 而现在，一个地瓜就
躺在一捆韭菜上， 仿佛一只猫
卧在主人的腿窝里。 依恋和爱
恋，温和与缱绻。

谁愿意凄冷一生。 谁不想
在路上和更多的异类遇见。 总
以为自己只能孤独一辈子了，
四目相对之时， 突然意识到彼
此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如果没
有菜市场里这一个个偶然，他
们如何找到对方？

一个胡萝卜和一捆菠菜，
一条黄瓜和一个青椒， 一棵白
菜和另一棵娃娃菜， 一只丝瓜
和一捆蒜苔， 一辫子大蒜和一
条春笋……亲人们都相见了。
你在菜市场里止住脚步， 屏住
呼吸， 可以听到高一声低一声
的呼唤， 看到它们久别重逢之
后的悲辛， 看到它们相拥时的
忘情。 窃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停
止购买和出售， 静静凝视这些
土地中钻出来的生灵， 这些比
我们背负了更多酸甜苦辣，经
历了更多沧桑的生灵。

你应该为它们的重逢和相
遇而鼓掌。 这是临终前的见面。
见面即分别， 一辈子就这么一
次。 随后各自清洗干净，进锅入
灶。

一个人在打折菜品前面手
忙脚乱地扒拉， 另一人拎着挑
好的菜， 越过那人肩膀递到摊
主手中，摊主称完递回来。 中间
人的脑袋左右摇晃，试图躲开，
还是没躲开。 塑料袋和他的太
阳穴轻轻擦了一下。 这世俗的
片段， 给整个菜市场的热烈交
谈当头泼了一瓢凉水。

有人举着一把葱从我面前
经过， 葱叶向上， 仿佛绿色匕
首。 我下意识躲了一下。

菜市场里的相聚 □王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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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在江苏溧阳市南边 ，
沿着曲折的石径 ， 一会儿放步前
行 ， 一会儿驻足观看 ， 一程又一
程 ，不知走了多少路 ，两边山际间
触目所及都是密密匝匝 、 青翠挺
拔的竹子 ， 绝无一棵杂树或病木
掺入其中。 抬头远望，逶迤不断的
山头 ，依然绿竹猗猗 ，似乎上接青
云，没有尽头。

“啊呀 ，说是竹海 ，还真有几
分像。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同行
的朱寿桐教授问我 ：“宜兴的 ‘竹
海’你去过吧？ 那里的竹子和这里
的有什么不同 ？ ” 他见我有些迟
疑，自语道 ：“依我看来 ，宜兴的竹
子竿儿粗 ，枝儿大 ，生长在破岩之
中 ，咬定青山 ，傲然挺立 ，很有些
伟丈夫的气概 ；而溧阳的竹子 ，则
纤细修长 ，亭亭玉立 ，婀娜多姿 ，
恰如美女子的身段……” 他说得

颇为认真 ： “人 们 习 惯 于 以 人 比
物 ，比如说某女子长得如花似玉 。
其实 ，人是世间最灵性的生物 ，用
最灵性的生物比喻一般生物或无
生命的东西，这叫‘逆比 ’，‘逆比 ’
就是 ‘劣比 ’，最乏生气 ，最 无 美
感 ；如果以物比人 ，则物与我之美
皆无穷尽也。 ”经他这么形象化地
一比 ， 溧阳竹海的独特风韵还真
的就显出来了！

游兴正隆 ，忽然 ，一声沉闷的
雷音从头上滚过 ， 接着 ， 风起云
涌 ， 暴雨倾盆 。 我们有些猝不及
防，赶紧寻一处山中亭阁躲雨。 但
见远处山头 ，上面雨色空蒙 ，白茫
茫一片 ，下面竹影摇曳 ，黑蒙蒙一
色 ，竹海与天空相接处 ，形成一条
曲折有致的黑白分明的线 ， 宛如
一幅巨大的水墨画上明暗交际的
印痕 。 雷声 、疾风 、暴雨在竹林里

冲突碰撞发出的沙沙声 ， 山涧湍
流声 ，交织在一起 ，天风海涛 ，大
气磅礴，摄人心魄。

好在夏天的雷阵雨 ，来得快 ，
去得也快 。 不一刻 ，雨住了 ，风停
了 ，昏暗的山色一下子明亮起来 ，
经过急雨冲刷的竹子也越发变得
青绿可爱了。 仰望天空，依然云如
走马 ，雷声似断还续 ，看样子还有
第二场甚至第三场雷雨。 这时，听
到山下有人喊 ：“雷雨将至 ， 山上
危险，快快下来。 ”我们听到呼唤，
有些不舍，但还是下山而去。

溧阳的主人很是热情 ， 更善
解人意 ， 也许考虑到我们白天的
游览未能尽兴 ，这一晚 ，特意安排
我们住在竹海内的会所。

夜宿竹海 ， 自然别有一番情
趣。 特别是雨后竹海，空气的清新
真叫只可想象不可言说 ，不 ，应该
说是不可想象，难以形诸笔端。 一
个人坐在房间里 ，推开窗户 ，任由
竹林中的新鲜空气一拥而入 。 我
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 只觉
一股带着青竹幽香的清凉之气穿
肺入肠 ， 直透丹田 ， 中气为之一
爽，精神为之一振。

或许是雨后的缘故 ，入夜的

竹海显得格外宁静 ， 没有月色 ，
也没有鸟鸣 ，倒是虫声 、蛙声 ，此
起彼伏 ，远近 相 续 ，似 乎 它 们 也
在感受着空气的湿润与新鲜 ，一
个个都在兴奋地叫着 。 再听听 ，
除了虫声 、蛙 声 而 外 ，更 有 一 种
声音 ， 每隔三五秒或七八秒 ，滴
答 、滴答 、滴答 ，似雨点打在竹叶
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 这是什么
声音 ？ 原来是山里夜晚特有的天
籁之音 ，是白天日照后蒸汽形成
的雨点 ，不 ，也 许 是 白 天 暴 雨 后
残留的积水 ，不时地从云间或者
从竹梢上滴下 。

“一水独淋山更幽 ”，我猛然
间想到王安石的诗句 ， 只就眼前
景道来，倒也显出几分的确切。 这
么想着，一丝睡意也没有。 白天的
游览 ，是那样一种热闹的场景 ，现
在的夜晚 ，又是如此的静谧 ，白天
未能尽兴的些许遗憾 ， 此刻已经
化为乌有。 我不由得诗兴大发，捻
须沉吟 ：“绿竹无边入云青 ， 长歌
有调映雷音。 山径曲曲和风咏，水
色幽幽带雨听。 ”

吟罢 ， 又觉得若以仄起首句
入韵者论之 ， 第一句第六字平仄
不协，于是改成“海”，恰与 “竹海 ”

相称 ，平仄算是协了 ；而第二句韵
脚又不甚入 ，再吟……如此这般 ，
一会儿躺下 ，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
一会儿起立 ，紧锁眉尖推敲字句 ，
好一副苦吟僧的样子 。 几乎快要
熬到天亮 ，一首 《赋竹海 》七绝诗
尚未完全敲定 ， 倒突然地吟成另
一首 《夏夜 》 五律诗 ：“长鸣复短
鸣 ，远近百虫声 。 辗转无眠起 ，徘
徊有兴情。 孤茕甘噪扰，特立苦经
营。 一首无成就，东窗曙欲明。 ”

晨起 ，匆匆洗漱毕 ，即奉诗向
寿桐求教。 寿桐捧诗在手，沉吟半
刻，连连点头曰 ：“好诗 ，好诗 。 只
是……第二句第五字 ‘映 ’字 ，虽
然平仄无碍 ， 但是缺乏动感与力
度，建议改成 ‘接 ’字 。 ”我把玩一
会儿 ，不由得拍案叫好 ，真可谓一
字师也 。 于是 ，经过反复吟改 ，又
将前两句重新调整 ， 最终成为 ：
“绿竹无边入海青 ，长歌有调接天
霆。 ”

改罢 ，我忽然想到两联唐诗 ，
感到自己虽然不曾 “两句三年得 ，
一吟双泪流 ”，却也真的做到 “吟
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了。

溧阳 ， 原来是一个富有诗意
的地方。

美的生活， 应该像一条小河
流，每天在你的门前缓缓地流过。
你看到了美， 才会觉得这个世界
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

———蒋勋

一
没事的时候， 我喜欢翻看女

友心宝贝的微信相册， 因为她的
相册，总让我看着看着，就感觉有
满满的阳光，飞扑过来。 譬如这个
早上，她发了一张照片到朋友圈：
阳光明亮的窗前， 一个淡绿色的
花盆里，三两枝稻穗在风中摇晃。
配文： 一定是风说了一个什么笑
话，稻才乐得点头哈腰，醉了酒一
般。 美美的照片和欢快的文字，一
下子就点亮了我的心情。

微信问她 ， 怎么种起稻来
了？ 她在那边回：像你的凤仙花
一样呀 ， 是风或者鸟送来的礼
物，我就当花来养了。 后面是一
个得意的表情 。 我笑 。 再看照
片 ， 几枝稻绿衣飘飘 ， 稻穗摇
摇， 稻谷从剑叶鞘内伸出来，顶
着一身的黄绿相间，在做着米的
梦，真是逍遥得不行。 这是它的
璀璨光阴呢， 心宝贝就是这样，
总能让寻常的事物，透出无尽的
美来。

二
黄昏， 我喜欢沿着小区附近

的环湖路散步。 湖边的绿植，一
年四季郁郁葱葱，倒映在平静的
湖面上。 花基上的花草，一两朵
深红，三五朵粉黄，六七朵粉紫
点缀在深绿浅绿里，端的是赏心
悦目。 秋意虽不浓，但到底已立
秋了，几棵栾树的叶子，开始斑
驳 ，风吹过来，一些叶子就往下
掉，一片，一片，像安静的鸟。

这时，我看见一个约四五岁
的小女孩蹦跳着走过来，弯腰捡
地上的落叶，捡一片 ，拿在手里
端详一下，再捡一片 ，又拿在手
里端详一下。 然后举着叶子，嘴
里喊着“妈妈妈妈”奔向她的母
亲。她的母亲正站在不远处和一
个熟人说话， 听到女孩的叫声，
扭过头，一脸温柔地问：“宝贝 ，
什么事？ ”女孩说 ：“妈妈 ，您看
这叶子像不像一把小扇子？ ”她
妈妈看了她手中的叶子， 连声
说：“像！ 像 !”

我听了，忍不住笑。 这满地的
黄叶子，竟然像满地的小扇子，多
美的比喻哦，孩子的眼睛里，住着
童话呢。

三
晴美女说：许久没见你，今晚

到你家，咱俩喝茶聊天，可好？ 我
说，好！

夜幕低垂， 我坐在阳台上煮
水、洗杯、泡茶。 四周静悄悄的，偶
有人语声从对面的楼房飘出来，
轻得像耳语。 月亮从树梢那边升
起来了，很大很圆的一枚月亮。 我
把阳台的灯关了， 月光顷刻走进
来，我就泡在月光里面。

袅袅茶香里，我抬头仰望，只见
夜空澄澈得仿若一潭湖水，一两颗星
星，游鱼一般，跳着闪着，轻盈而又
活泼。仔细端详月亮，发觉它有时是
淡淡的黄色，有时是浅浅的白色，有
时竟皎洁得发蓝。 黄月亮、白月亮、
蓝月亮，原来月亮竟是这般多彩！

正想得出神， 手机铃声响了，
晴美女万分抱歉地说，临时接到通
知，要回单位一下，只好下次再约
了。 我怅然若失，站起身，准备收
拾茶具，一低头，却看见为晴美女
斟好的茶水里，盛着一个明晃晃的
月亮，皎洁清新，水波潋滟。

这意外的美， 一下子击中了
我。 我重新坐下来，那晚，我和一
杯月亮对饮。

十三岁的大娃一直诧异于
我总是会把掉在餐桌上，甚至
是掉到地上的每一颗米饭都
捡起来吃掉。 单位的同事，也
经常感叹于我吃饭的时候，总
能把所有的饭菜吃得干干净
净，戏谑我那饭盆像是被狗舔
过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 可能也不
会理解， 我对大米有着一种什
么样的感情。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
参加工作之前，一直生活在农
村。 从我记事开始，庄稼地就
是我的第二课 堂———我 在 地
里奔跑， 有时候是追赶牲畜，
有时候是追逐小伙伴；我在地
里刨食，有时候是给家禽家畜
找吃的，有时候是给自己和家
人找吃的； 我在地里仰望，仰
望蓝天，仰望白云，仰望星空，
仰望伸手怎么也够不着的美
好生活。

那个时候，饥饿仍然是经
常困扰我和家人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 。 就算是参加工作以
后 ，有一段短短的时间 ，我也
曾有过因为没钱吃饭而不得
靠一包饼干挨过几天的难忘
经历。

只有土地， 能给我们带来
希望， 能帮我们解决饥饿的问
题。 于是，我和弟弟小小年纪便
学会了如何耕种， 见证一粒种
子到米饭的全过程。

选种、育秧、翻地、耙田、拔
秧、插秧、除草、戽水、施肥、喷
药、收割、打谷、晒谷、碾米……
一连串词语， 串起了一粒大米
从田间走到餐桌的前世今生。
而中间那一系列的顿号， 便是
农民挥洒在田间地头的一串串
晶莹而滚烫的汗珠。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那年夏收，我应该是十岁，

弟弟七岁，家里种了好几亩地，
父母实在是忙不过来。 母亲拿
出一块钱， 指着一片约摸一亩
多的金黄的稻田对我们兄弟俩
说：“今天把这片稻田割了，这
一块钱就是你们的！ ”我们兄弟
俩如获至宝， 拿着银光闪闪的

镰刀，弯下稚嫩纤细的小腰，顶
着热腾腾的太阳， 在密不透风
的稻田里， 从旭日初升一直割
到夜幕降临。 我清楚地记得，每
边田里大约有四十五垄水稻，
我负责二十五垄， 弟弟负责二
十垄。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那年春耕， 因为村里的牛

不够用，父亲又想省点钱。 于是
我们父子两人挥着锄头， 花了
两天时间把整整一亩多的地给
翻了一遍。 浑身有多么酸痛早
已忘记， 双手起了多少血泡也
早已忘记， 只记得翻完地后我
因为手疼好几天都写不好作
业。 我清楚记得，那年我正在上
初一， 刚好跟我现在的大娃一
般年纪。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我刚考上中专的那一年的

秋收，我们又多承包了两亩地，
那一年地里水稻长势特别好，
一亩地能打二十来袋。 我骑着
自行车，载着刚打下来的稻谷，
一趟又一趟地往地里家里两头
跑。 装在饲料袋里的稻谷，含着
饱满的水分， 带着对土地的眷
恋，显得特别地沉，一袋至少一
百来斤。 颠簸在崎岖的田间小
路， 米袋子一次又一次从自行
车后座上滑落， 我又一次又一
次将它们抱起。 那时候，我多么
希望家里的地能少一些， 我受
的苦能少一些。

艰苦的日子终于过去。 参
加工作的第一年 ， 也是我参
加收割稻谷的最后一年 。 我
跳出“农门 ”到城里工作 ，也
吃上了曾经无限羡慕的“公
家饭 ”。 然而，我还是从前那
个少年 ，对土地、水稻的感情
没有一丝丝改变。 每当下乡
路过杂草丛 生 的 荒 地 时 ， 我
就会在心里仔细核算这片田
地能打下来多少粮食； 每当
端起饭碗 ， 我总是会怀着极
其虔诚的心， 犹如朝圣般将
喷 香 的 米 饭 轻 轻 地 拨 进 嘴
里， 慢慢地咀嚼 ， 慢慢地咽
下， 让每一粒大米留在我的
胃里，留在我的心里。

她问我： 我到底该站在谁
一边？

我说：站在你自己一边。
她大学寝室里有个脾气

坏 、不拘小节的女生，渐渐被
人疏远。 她作为寝室一员，有
空时，并不介意和那个女生聊
聊天。 她的想法：这女生虽然
有些烦人， 却没有伤害到别
人，反而是孤立这个行为不是
显得更加狭隘卑鄙吗？ 女生当
她是挚友 ， 她也确实怀着善
意，向女生提过一些为人处世
上的建议。

当然， 她大部分时间还是
和其他女生在一起玩儿。 有时
候， 大家说起这个被孤立的女
生，列数其人的缺点，她也难免
应和几句———她的解释是 ：我
也是为了融入集体呀。

很快， 同学和那女生都知
道了。 有人直接说她：“你两面
三刀。 ”这评语像晴天雷。 她想
左右逢源，却被左右夹击。 那女
生疑心她是来套自己黑料的，
不再愿意理她；其他同学呢，也
认为她虚伪不值得信任， 慢慢
冷落她。

她委屈极了： 我只是想做
调和剂，我承认我怯弱我中庸，
但怎么会落到这结果， 我到底
该站谁一边？

当然是，只有唯一的答案，
就是：站自己一边。

同学们没做错什么。
最残酷的孤立， 是日本古

代的“村八分”。
当时日本人认为， 一生中

最大的事共有十件：成人礼、婚
礼、生育、照顾病人、房屋改建、
水灾的襄助、每年的祭拜法事、
旅行、后事和火灾。 而“村八分”
的意思就是：除了后事和火灾，
其他八件事， 不管当事人如何
走投无路，村人都会袖手旁观，
不闻不问。

为何后事和火灾例外呢 ？
那是因为，遗体若不安葬，可能
带来疾病；火灾若不施救，会祸
延全村。 也就是：除了会危及其
他人生活的事儿， 你死你活就
无人操心了。

校园里的孤立显然到不了
这程度。 如果这女生摔倒了，
相信会有好心同学去扶她；如
果她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一定
会有人去找老师 。 现在的局
面，顶多就是张三觉得：“我不
喜欢她， 我不找她说话不找她
玩儿。 ” 恰巧李四王五也这么
想了。 大家都是很直爽的人：
如是想， 就如是做， 说不找就
真不找了。

而 她 恰 恰 别 扭 在 这 里
了———

她喜欢这位女生吗？ 那就
大大方方来往嘛。 既然这样，其
他人说女生坏话， 应该替女生
辩解才对呀。

她不喜欢这位女生吗？ 那
就和张三李四五王五一样嘛，
何必拗着自己非得和不喜欢的
人说话？

她急急辩护：我都不是，我
只是路人甲， 没有喜欢也没有
不喜欢。

路人应该有路人的距离
感， 擦肩而过的交情不应该陷
得这么深。

她当然也没做错。 少女心
事总是诗，她的动机里，有“她
们都狭隘而我不” 的虚荣，也
有“我不想得罪任何人 ”的幼
稚 ，这都是对的，但还欠了一
份———“我站我自己一边 ”的
真诚。

有些话你怕说了让人难
过， 但那些不说会让你难过的
话怎么办？ 别人是人，自己也是
人， 至少应该得到同样公平的
对待。

有些对立你进退两难 ，生
怕站错队———又不是在便利店
等结账，何必非追随在队尾。

有些时候你怕人家讨厌
你———难 道 你 没 有 讨 厌 的 人
吗？ 你觉得他们在乎你的讨厌
吗？ 如果他们能我行我素，你是
不是也应该发挥一点“被讨厌
的勇气”？

《使女的故事》里有一句
台词 ： 没有一桩事是对所有
人都好的。 显然，也没有一个
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既然
不能面面俱到， 就得顾全最
重要的人。

谁是最重要的人？ 这问题
不需要回答了吧？

萧望卿先生是我大学时的导
师，本科生很难见到他，因为他是
传说中的人物。幸运的是，我的本
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也是萧先
生。那时虽然知道名师的严厉，但
是并不明白严师的苦心。

第一次去拜见先生， 是在一
个下午，我怯怯地敲先生的门，里
面传出一声礼貌的“请进 ”，进
屋，看到四周全是书，先生背着窗
户坐着，我看不清楚他的神情，他
示意我坐下，我不敢，就站着自我
介绍完毕， 又滔滔不绝地说自己
喜欢巴金先生， 读完了《巴金文
集》14 卷。 萧先生一言不发，安静
地听着。我忽然觉得自己话多了，
立刻闭口。

先生说：“大学毕业的论文应
该是入门级的学术文章，你先从
怎样写学术论文开始学吧，门口
书店有一本书 《怎样写学术论
文》， 你读完了再说写论文的
事。 ”我心里有些凉凉的，知道自

己遇到了传说中的“严师”。
买了先生推荐的书， 边读边

做笔记，那时年轻，以为这些道理
都是老生常谈，没啥新的：准备资
料 - 做卡片 - 分门别类 - 大小
标题 - 理论 - 分析，等等。

再次去拜望先生， 是一周之
后，以为读完了书，又有笔记，可
以开始写了吧。先生又让列提纲。
提纲是列了一遍又一遍， 总是不
合格。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在宿
舍里发牢骚。 舍友说：“哪有你这
样的？从如何写论文开始折腾，我
们都交稿了，你还没提纲呢。 ”我
越想越生气， 一气之下， 自作主
张，先把文章写出来了，结局自然
可知，论文卡在先生那里了。

不知经过多少“折腾”，后来
萧先生让他的研究生给我送来了
一封信，说是我的论文通过了。这
就是，我和萧先生的一段师生缘。

如今，先生已经离世，我只是
他芸芸弟子中的一个，也许他早

已忘记曾经的我了。 毕业多年
来，我从未停止写文章 ，也许是
当时萧先生的教诲，让我感受到
了写作的魅力，明白了写作对于
语文教师的重要性。 先生严谨的
态度，也影响了我 ，无论文章长
短，我绝不敢马虎 ，即使一个数
字出处，也要反复核实；这也影
响到我读书的习惯，读了 N 遍的
《红楼梦》，每次读都要认真查阅
资料，常读常新。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
到一篇《怀念萧望卿先生》的文章，
才明白了我的文章入不了他的法
眼的原因。 原来，萧先生是朱自清
先生的研究生。 朱先生治学严谨，
我曾经编过一本《朱自清散文精
选》， 对于朱自清先生严谨的治学
态度，很有感触。 萧望卿先生得了
恩师的真传，因此，指导学生做学
问，从入门开始，希望弟子们能够
铭记治学的真经，可惜我在学时天
生愚钝，理解不了先生的苦心。

□徐宗文

为什么我珍惜每一粒大米？
□吴杰文

站在自己一边
□叶倾城

师生缘 □李鸿理

光阴如绣 □梁媛

诗意溧阳

李焕菲 摄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0 号

曾强：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受理申请人刘

奇、杨辉波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 4648 号，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0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2 号

佘学会：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受理申请人黄

广志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 4652 号，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1:0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4 号

韩智劲：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受理申请人吴

耀华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 4925 号，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2:0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5 号

廖耀豪：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受理申请人骆

永健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
（2020） 穗仲案字第 5134 号， 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2:3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18 号

傅斌：
本会已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受理申请人许

教雄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
（2020）穗仲中案字第 3997 号，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0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19 号

陈雪：
本会已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受理申请人赵

俊岭、贾乾坤、何勇、夏道明、郑惟哲与你方关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4646 号，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3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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